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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校读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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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早的汉医验方书。该书

载有 283 个医方，其中几则方子仍有探讨余地，甚至需要借助巫术思维予以解

读。“狂犬啮人”方中所谓“恒石”即“常石”，亦即普通石头，取两石相磨而疗狂

犬所啮，是以石屑像犬牙之粉为治;“ ( ) ”方中“毋敢上下 ”，是早期古人对

蝎毒之类毒性善走的朴素认识;“肿囊”方中“酸浆”非本草“酸浆”，乃是古人饮

品溲浆;“疣”方中“ 楬”即“翦 ”，为随手翦取的道旁荏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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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下引马王堆汉墓帛书释文，均本自文献［1］，不再另注，特此说明。

1 “恒石”即“常石”

马王堆汉墓医书《五十二病方》56 行“狂犬啮人”方下载:

狂犬啮人: 取恒石两，以相靡( 磨) 殹。取其靡( 磨) 如麋( 糜) 者，以傅犬所啮者，

巳( 已) 矣。［1］①

关于“恒石”，诸家纷说。原整理小组及马继兴先生疑“恒石”即《神农本草经》所载“长

石”。马氏云:“按‘恒’与‘常’二字古意相同，古籍通用，如《周易·豫》: ‘恒，不死。’虞

注:‘恒，常也。’恒石即常石。常又假为长，长与常上古音，均定母，阳部韵。”［2］因辗转通
假，且以长石治疗犬啮无方可征，除王辉等少数人信从外［3］，诸家多不取此说。尚志钧则

疑“恒石”或即矾石，战国时称涅石，认为“涅”、“恒”形近，疑系传抄所致。魏启鹏、胡翔

骅、张显成则认为“恒石”乃“黑石”:“恒”、“黑”系通假，黑石即胆矾，并引《本草纲目》卷
10 引《济急方》以胆矾末治疯犬咬毒为证。［4］按，尚氏、魏氏、张氏之说仍嫌理据不足。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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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黑”上古为清鼻音 m°，“恒”则为匣母，声纽悬隔，二字无由通假。① 其次“黑”字常用，

无由以“恒”代替。再次，药物正确与否，往往关涉性命，所以历来医方所载诸药多用常

名、通名，以便用药者能洞达其意，很少会用生僻通假甚至辗转通假。《五十二病方》中部

分药名若非本地通名，还会特作说明，如“牝痔”方:“青蒿者，荆名曰萩。 者，荆名曰卢

茹”( ［1］，262 页) 。最后，尚氏“‘涅’、‘恒’形近”之说亦不可据，秦汉以上二字形体判然

有别。《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者对马继兴先生意见持“可疑”态度，对魏启鹏、张
显成等先生意见不取，态度谨慎。
“恒石”并非无解，诸家之所以纷说，症结在于对此药方的定性上。我们知道，《五十

二病方》是巫、医并存时代的产物，该书抄写于秦汉之际［5］，成书时间则更早，其间充斥着

较多巫方、咒术，学者讨论已伙，无须赘述。其实此方并非“科学”药方，而是在巫术观念

支配下形成的巫方，所谓的药物“恒石”，自然不能以医理推求。诸家实在是受“药物”二

字所蔽障。所谓“恒石”就是“常石”，即普通石头，而此方发生学原理也只能从巫术思维

中去推求。
“恒”、“常”互训，典籍中用例甚伙，仅宗福邦等编《故训汇纂》一书所列已不下百条，

足供参详。［6］王凤阳更指出:“‘恒’和‘常’用法基本相同，它们很可能是同一词的时代变

体或不同方言。在战国以前，‘恒’用得比较多; 战国以后，尤其是汉代避汉文帝刘恒讳以

后，‘常’就广泛运用起来了。”［7］所论甚允。新出天回医简凡涉“恒”义皆用“常”字［8］，与

此正相发明。药方意思是: 拾取普通石头两块，相互磋磨，以所磨粉末敷在患处即能愈。
这里使用的是巫术中的“相似律”原理。《五十二病方》中，很多医方都体现了这一原理，

如 66 行载:

巢者: 矦( 候) 天甸( 电) 而两手相靡( 摩) ，乡( 向) 甸( 电) 祝之曰:“东方之王，西

方□□□□主 = ( 冥冥) 人星。”( ［1］，227 页)

“巢”当读作“臊”，即狐臭一类疾病。众所周知，只有晴朗的夜空才会出现星辰，而雷电交

加之时，星辰便隐而不见②。“星”与“腥”上古同为心母耕部开口四等韵，二字同音; 雷电

既能避星，那么在雷电交加之时，借助双手摩擦模仿雷电产生，自然能除去或者遮蔽身体

上的“腥臊”。③ 又如《五十二病方》中以土块、敝帚磨疣等( 详见下文论述) ，均是巫术歪

曲联想的运用。同样的例子还很多，本文无法详述。
之所以用两石相磨，是模仿猘犬磨牙的生理特点，所磨石粉也不再是简单的石粉，而

是具有巫术魔力的牙粉。考察巫方，不能以效验或者科学与否去衡量，应当回到古人文

化、信仰和思维中去理解，即章学诚( 1738—1801) 所谓:“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

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9］《五十二病方》既将“狂犬啮人”与“犬噬人伤者”分别单列，

即如原整理者所说: 说明古人对“狂犬病”已经有一定的认识。［1］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狂犬

①

②

③

此处蒙邬可晶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甲骨文“晴”字即作“星”，“星”、“晴”是古、今字关系。“晴”，《说文》又作“夝”，并云:“雨而野除星见。”与此

同义。
日本学者赤堀昭、山田庆儿等读“星”如本字，并以为此方“人星”为天上某一星宿。( ［4］，30-31 页) 笔者以

为不确。首先此方所祷对象为“电”而非星; 其次以“人星”为某一星座，文句滞碍难通。故《长沙马王堆汉墓

简帛集成》编者亦不取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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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能同时在猫、牛、马、羊、猪等群体中传播和感染; 该病可分狂暴型和沉郁型两种①，其

中狂暴型病态的猫、狗等发病时多伴有兴奋不安，磨牙不止，乱撞乱窜，流涎嘶叫等

症状。［10-12］

古人没有科学检测的手段，更无所谓“病毒”概念，他们认为狂犬啮人致病甚至死亡

的原因是狂犬牙上有毒，而不知道真正感染伤口的是带有病毒的涎液。以双石互磨，乃是

仿狂犬磨牙，以所得碎屑敷伤口属于中医中“以毒攻毒”的疗法。以牙粉疗猘咬犬啮，医

书中不乏记载。晋葛洪( 283—363) 《肘后备急方·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载“疗犬咬人

方”:

又方，刮虎牙若虎骨，服一匕。已发狂②如猘犬者，服此药，即差。姚同。［13］

虎为万兽之王，能克制猘犬，以虎牙疗犬咬，同时包含了“压胜”和“以牙制牙”的朴素观

念。又有以狼牙、虎骨疗狂犬咬伤者，如唐王焘( 670—755) 《外台秘要》卷 40“狂犬咬人

方”引《小品方》:

刮狼牙或虎骨末，服方寸匕，已发狂如猘犬者，服此药即愈。［14］

又引“崔氏疗狂犬咬人方”:

凡被狂犬咬，即急嗍去血，急吐之，勿错咽之。然后捣杏人，和大虫牙捻作饼子，

贴疮上，顿灸二七壮，从此以后每日灸一两壮，贴杏人饼子灸之，须要满百日乃止，百

日内必莫使疮瘥。……又取所咬犬脑，取大虫牙齿末，或大虫脂涂之更佳。［14］

大虫牙即虎牙，与《肘后备急方》略同。
总观马王堆汉墓医书所涉及的 250 余种药物，矿石类药物无外乎“长石”、“稍石( 即

“消石”) ”、“蕃石”( 亦作“番石”，即礬石) 、“澡石”、“石膏”等数种，但也有以普通石头入

药者。如“ ”方:“父乖母强，等与人产子，独产颓( ) 亢。乖巳( 已) ，操段石 ( 击) 而

母。”( ［1］，253 页) 又“朐养( 痒) ”方:“取石大如卷( 拳) 二七，孰( 熟) 燔之，善伐米大半

升，水八米，取石置中。石【□□】孰( 熟) 即 ( 歠) 之而巳( 已) 。”( ［1］，265 页) 又“牡

痔”方:“燔小隋( 橢) 石，淬醯中，以 ( 熨) 。”( ［1］，262 页) 诸方中所用均为形状稍异的

寻常石头，说明用普通石头治病并非“恒石”一例。古人在长期巫医实践与探索中，发现

普通石头的粉末( 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二氧化硅) 对止血敛疮、治疗痈疽有一定疗效。后

来又发现，这些石头在高温氧化作用下形成的氧化钙类物质，对疮疽效果更好，如《证类

本草》卷 3 云:“烧石令赤投水中，内盐数合，主风瘙、瘾疹，及洗之。又取石如鹅卵，大猛

火烧令赤，内醋中十余度，至石碎尽，取屑暴干，和醋涂肿上。出《北齐书》，医人马嗣明发

背及诸恶肿，皆愈。此并是寻常石也。”［15］

总之，以牙治狂犬咬伤渊源有自，有着中医“取象比类”的思想，而《五十二病方》以二

石相磨取石粉治疗狂犬啮伤的手段还运用了巫术的相似律原理。方中“恒石”即普通石

头，非科学意义上的药物。普通石头被用为药物，在医方中有迹可循，一些用法还具有较

高科学性，是古人经验的结晶。

①

②

狂暴型因特征明显而极易察觉，故古人所谓疯犬、狂犬、猘犬所啮，大概多指狂暴型。
“狂”字原脱，据沈澍农校引《外台秘要》卷 40《狂犬咬人方》［13］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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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居蜀，母为凤鸟蓐，毋敢上下 ”新解

《五十二病方》84 行“ ( ) ”方中载咒术:

父居蜀，母为鳳 = ( 凤鸟) 蓐，毋敢上下 ，鳳 = ( 凤鸟) 【贯】而心。( ［1］，231 页)

马王堆汉墓医书所见咒术格式整齐，多先将作祟者父母兄弟遍举，表示受害者已充分

掌握了作祟者的资料，有对付它们的十足把握; 更重要的是，在礼法、孝道观念盛行的社会

中，提父母、翻祖宗是极不客气的行为。在咒术中，这种“问候”本身多带有侮辱性质。这

种指名道姓或者历数往事，本身就具有震慑功能，是压胜的一种语言形式。后世的呼名夺

命、书名摄魂即是这种压胜巫术的另外形式。“父居蜀，母为凤鸟蓐”，应联系其他几则类

似的咒术一并理解。“ ( ) ”方中另一则咒术云:

涶( 唾) 之，贲 ( 喷) : “兄父产大山，而居氏 ( 是) 谷下。【□□】系而，□【□□】
而，鳳 = ( 凤鸟) 【□□。毋敢上下】 = ( 寻 =———寻，寻) ， ( 喙) 且贯而心。”( ［1］，

230 页)

又有“蚖”方云:

贲( 喷) 吙:“伏食┗，父居北在，母居南止，同产三夫，为人不德。已，不已，青傅

女( 汝) 。”( ［1］，233 页)

第一条咒语“父居蜀，母为凤鸟蓐”，第二条“兄父产大山，而居是谷下”，第三条“父居北

在，母居南止”，无一例外，作祟之物的兄弟、父母皆分散各方，别居各处。之所以言蝎、蚖
( 即虺蛇) 之类父母、兄弟或居上下( “兄父产山上”、“而居是谷下”) ，或处南北( “父居北

在”、“母居南止”) ，所居之处空间、地域远隔，其实是说蝎、蚖一族善窜，与古人对蝎、蚖之

毒易周身蔓延、上下流窜的医学认识相关。这是一种朴素的、歪曲的联想。
“毋敢上下 ”中的“ ”字，整理者取裘锡圭先生意见，隶定为“寻”。裘锡圭先生云: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83 行有‘寻’字，帛书原文写作从‘寻’从‘舟’。……此字应

该分析为从‘舟’‘寻’声，当即‘ ’之异体，因音近而借为‘寻’。”( ［1］，231 页) 从字形

隶定方面而言，“ ”隶作“寻”毫无问题。“寻”，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作“ ”( 简

10) 、“ ”( 简 40) ［16］; 张家山汉简《引书》作“ ”( 简 67) ［17］;《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秦

始皇三十四年》作“ ”( 简 57) ［18］，构形与《五十二病方》相似。但此方中的“ ”却不能

如字读作“找寻”之“寻”，而应当读作侵部之“覃”字。“寻”、“ ”和“覃”上古同为端纽

侵部开口韵，并无通假上的障碍，且“ ”、“寻”、“覃”、“ ”本就音、义皆近。如《淮南子

·齐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刘文典( 1889—1958) 注: “寻，读为覃，( 古侵、
覃通为一韵。) 即古燂字。《说文·火部》:‘燂，火热也。’字亦作燖。”［19］又如上海博物馆

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简 16“葛覃”之“覃”字即作“ ”，为“寻”、“由”双声符字。［20］①段

玉裁( 1735—1815) 注《说文》“ ”字: “取舟行延长之意也。”［21］《尔雅·释言》: “流，覃

也。覃，延也。”陆德明( 约 550—630) 《释文》: “覃，本又作 。”［22］郭璞 ( 276—324 ) 注:

① 此蒙邬可晶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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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蔓延相被 及。”［23］《诗·周 南·葛 覃》“葛 之 覃 兮”，毛《传》: “覃，延 也。”王 先 谦

( 1842—1917) 《诗三家义集疏》: “引申之，凡延长者皆训覃。”［24］马瑞辰 ( 1777—1853 )

《传笺通释》:“覃本延移之称，引伸为长之通称。延亦长也。”［25］所以“ ”读作“覃”，意

为蔓延。“ ( ) ”、“蚖”方下所收验方均是被蝎、虺之类叮咬以后采取的措施。①“毋敢

上下 ”是呵斥蝎毒、蚖毒“不要上下蔓延与流窜”。“ ”与“不 ”与蚖方中“已”与“不

已”同义，均是对毒液不停止蔓延的呵斥。被蝎子之类叮咬后，首先疼痛感会牵动全身，

最容易关联到毒素蔓延。为何这类毒素容易蔓延? 古人给出了一个巧妙又“合理”的解

释: 蝎、蚖之族的父母、兄弟别处，其类善窜。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蝎子尾刺中含有各种毒

液蛋白，包括溶血毒素、出血毒素、神经毒素以及使心脏和血管收缩的毒素等。［26］尤其溶

血毒素会融入血液，随血液流走全身，轻者造成局部肿痛，重者会并发全身症状，包括头

晕、困倦、乏力、吐沫、昏厥乃至死亡。［27］古代传世医籍中也有关于蝎毒的记载，如《医心

方》引《诸病源候论》:

蝎，此虫五月六月毒最盛，云有八节九节者毒弥盛，但中人毒热流行，牵引四肢皆

痛，过一周时始定。［28］

又引《集验方》云:

蝎有雌雄，雄者只痛一处，雌者痛牵诸处。( ［28］，764 页)

又《千金翼方》卷 30《禁经下》载“呪蝎法”云:

蹀蹀移移，八节九枝。公字腐章，母字蒿枝。缘他篱落，螫他妇儿。何不收毒，欲

往何为? 山鸡戴胜，食汝四肢。头破尾折，伏地莫移。急急如律令。［29］

咒中“何不收毒，欲往何为”即是被叮咬之后的呵斥咒语。收、止与流、蔓正反相对，与《五

十二病方》“毋敢上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对待蝎蛰的疗法以冷敷居多，医方中常见，

目的就是为了减小血液流速，防止毒液蔓延。现代人在野外不慎被毒蝎蛰咬，多会用小

绳、长发或布条札缚，也是防止毒液转移扩散。［26］中医正是在认识到蝎子毒液“善走”的

基础上，又受“取象比类”思想的指导，所以常选择全蝎入药，以治疗风痹麻木之症。
总之该方歪曲又真切地表现出古人对蝎、虺毒液容易蔓延、流窜的朴素认知，方中

“毋敢上下 ”是恐吓或者命令蝎、蚖之毒不要到处蔓延，是被叮咬以后的祝由之术。

3 “酸浆”为溲浆，非酸浆草

《五十二病方》第 193—194 行“肿囊”方下云:

穜 = 囊 = ( 肿囊: 肿囊) 者，气实囊，不去┗。治之: 取马矢 ( 觕) 者三斗，孰( 熟)

析，汏以水 = ( 水，水) 清，止; 浚去汁，洎②以酸 ( 浆) 【□】斗┗，取芥衷荚。壹用，

①

②

从“ ”下诸方用“傅”( 80 行) 、“舔”( 80 行) 、“封”( 81 行) 等手段对伤口进行处理也能看出是事后措施。
( ［1］，230 页)

“洎”本即增灌的意思。《说文·水部》: “洎，灌釜也。”段玉裁注: “灌者，沃也。沃，今江苏俗云燠……《广

韵》三十七号云:‘燠釜，以水添釜也。’《周礼》士师: ‘洎镬水。’注云: ‘洎，谓增其沃汁。’”( ［21］，560-561
页) 《五十二病方》“蚖方”下云:“亨( 烹) 三宿雄鸡二，洎水三斗。”原注: “洎，加水。”( ［1］，233 页) 意与此

近同。药方“洎以酸浆□斗”，即将汰洗并挤干的马粪加灌一定容量的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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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知) ①┗; 四五用，穜( 肿) 去。毋( 无) 禁，毋( 无) 时。●令。( ［1］，251 页)

关于方中“酸浆”一物，原整理小组以为: “酸浆，见《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云

‘生荆楚川泽及人家田园中’。上处以斗计量，当指酸浆汁。”( ［1］，251 页) 诸家多无异

辞，张雷更是将“酸浆”分为灯笼草与酸酱草二种［30］，均是将此方中的“酸浆”视为本草。
按《五十二病方》载药同时载炮制、使用诸法的格式体例，此方若为酸浆草，必有捣碎浚汁

之类说明。此方径言“洎以酸浆□斗”，表明“酸浆”非本草，乃是液体溲浆。古人不但有

饮酒之习，还有饮用酸浆之风，酸浆既可入药，又为饮品，由来甚远。
古人发明酸浆较早。按照植物命名的一般原则，应该是先有浆酒类的酸浆、酢浆，后

乃有本草酸浆草之名。名“酸浆草”是因为其草有酸液，味如酸浆，得名之由乃是“取象于

滋味”［31］。酸浆在古代使用广泛，除了当作饮品使用外，还可入药、发面、发麦种等。《齐

民要术》卷 2“大小麦第十”引《氾胜之书》:“当种麦，若天旱无雨泽，则薄渍麦种以酢浆并

蚕矢……酢浆令麦耐寒，蚕矢令麦忍冬。”缪启愉注: “酢浆: 即酸浆水，古人作为饮料，经

乳酸发酵，带有酸味。用酸浆水调和蚕矢浸过的麦种，吸收了相当的水分，趁露水大时一

起下到地里，能使种子较早发芽。”［32］同书“饼法第八十二”引《食经》:“作饼酵法: 酸浆一

斗，煎取七升; 用粳米一升着浆，迟下火，如作粥。”( ［32］，632 页)

古人的酸浆大概有溲浆和酸酒两种。所谓溲浆，是以米、面汤或者熟米自然发酵而

成。《本草纲目》引嘉谟( 1486—1570) 曰:“浆，酢也。炊粟米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酢，

生白花，色类浆，故名。若浸至败者，害人。”［33］有的地方至今仍有食用酸浆之俗。另一种

酸浆是酿酒过程中产生的。旧题焦延寿( 西汉中后期，生卒年不详) 所撰《易林·小畜》
云:“酒为酸浆，鲂臭鲍羹。”［34］意为酒酸了反而制成了酸浆，鱼臭了反而味道更美。此酸

浆即是酸酒之浆。《齐民要术·作酢法》称这种方法为“酒动”( ［32］，506 页) ，即酿酒过

程中不慎造成其他非酒精发酵物入侵而使酒变酸。赵玉莲等认为: “由于浸米过程是在

自由流动的空气环境中进行的，一些微生物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繁殖……随着浸米时间

的延长，氨基酸与乳酸也不断增加。从而使浸米浆水变酸，故有浸米酸浆水之称。”［35］

酸浆供药用的历史也比较早。葛洪《肘后备急方》卷 4 附“膈壅风痰”方:“半夏( 不计

多少) ，酸浆浸一宿，温汤洗五七遍，去恶气，日中晒干，捣为末，浆水搜( 笔者按，同“溲”)

饼子，日中干之，再为末，每五两，入生脑子一钱，研匀，以浆水浓脚，丸鸡头大，纱袋贮，通

风处阴干，每一丸，好茶或薄荷汤下。( ［13］，149 页) 方中所用“酸浆”即溲浆，而“浆水

浓脚”即溲浆沉淀物。凡酸涩之物，多有收敛之功。囊肿多为风热客于肾经，造成水停所

致，需以行水、收敛药物治疗，而酸浆正可消肿行水、杀毒开胃，药性与醋相当。《神农本

草经》“酢酒”下云:“酢酒，味酸，温，无毒。主消癕肿，散水气，杀邪毒。”［36］后世药方中也

常用“酢酒”来治疗阴囊肿痛之症。如《肘后备急方》“治卒阴肿痛颓卵方第四十二”下载

“葛疗阴囊下湿痒皮剥”方:“乌梅十四枚，钱四十文，三指撮盐，苦酒一升。于铜器内总渍

九日，日洗之。”( ［13］，212-213 页) “苦酒”与“酸浆”、“酢酒”同类。《释名·释饮食》:

“苦酒: 淳 毒 甚 者，酢 且 苦 也。”毕 沅 ( 1730—1797 ) 疏 证 引《御 览》: “淳 毒 者，酢 且 苦

① “知”即奏效。原注引《方言》:“知，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谓之知。”又引《素问》: “一剂知，二剂已。”( ［1］，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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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37］《齐民要术·作酢法》专门有制作“苦酒”之法，缪启愉校注: “苦酒，醋的别名，

《食经》、《食次》的名称。《名医别录》‘醋’: ‘以有苦味，俗呼为苦酒。’唐梅彪《石药尔

雅》卷上《释诸药隐名》:‘酢，一名苦酒。’”( ［32］，559 页) “酸浆”与“苦酒”在治疗囊肿

之症上，药性、药效基本相似。医方中还有以“醋”治疗囊肿者，《肘后备急方》“治卒阴肿

痛颓卵方第四十二”下“《梅师方》治卒外肾偏肿疼痛”云: “大黄，末，和醋涂之，干即易

之。”( ［13］，214 页) 《外台秘要》卷 26 载“阴囊肿痛方五首”: “又方: 醋和面，炙令熨之。
又方: 以醋和面涂之。”( ［14］，505 页) 宋代《太平圣惠方》卷 71 载: 以葶苈、赤芍等捣细

为散，以酸浆水调匀，摊于故帛上使用，治疗女性乳痈疮肿、焮热疼痛之症，有下气行水、透
肿消臃的功效。［38］

总之，“肿囊方”中的“酸浆”非酸浆草，乃是液体溲浆。古人发明和使用酸浆有着较

早的历史，《五十二病方》中以酸浆治疗囊肿，而后世医方中亦常以“酸浆”、“苦酒”、“醋”
等治疗囊肿及其他肿痛，皆渊源有自。

4 “ 楬”即“翦 ”

《五十二病方》109—110 行“疣”方下载除疣巫术:

以朔日，葵茎靡( 磨) 又( 疣) 二七，言曰: “今日朔，靡( 磨) 又 ( 疣) 以葵 。”有

( 又) 以杀本若道旁 、楬二七，投泽若□下。●除日巳( 已) 朢( 望) 。( ［1］，236 页)

关于方中“杀本”，学者意见基本统一。“杀”，原整理小组读作“榝”、“蔱”，并引《说

文》:“榝，似茱萸，出淮南。”( ［1］，236 页) 所论甚确。此方之所以用葵茎、榝本，是利用

了巫术“相似律”、“触染律”原理。《尔雅·释木》: “椒榝醜，莍。”( ［23］，5738 页) 《楚辞

·离骚》“榝又欲充夫佩玮”，王逸( 东汉，生卒年不详) 注: “榝，茱萸也，似椒而非。”洪兴

祖( 1090—1155) 补注:“榝，似茱萸而小，色红。”［39］榝子、茱萸、花椒与葵实一样，均与瘊

子形态高度相似; 且榝实与葵籽皆生于枝干之间，与瘊疣生于手足( 肢) 间相类似。以葵

茎、葵干和榝根磨疣，是借从根本上杀死葵实、榝子的想法，转移到根除疣子之上，是一种

巫术思维。
方中“楬”字旧误释为“根”，后经陈剑先生更正。“ 楬”的释读，《长沙马王堆汉墓

简帛集成》亦采用陈剑先生意见，以为是二物:“‘ ’字亦作‘ ’，《说文·巾部》释为‘幡

帜也’，段注:‘ 之言笺也，笺谓表识。’如将‘ ’字按其本义作解，‘道旁 ’即路旁的幡

帜，用作祝由方的巫术用品，就很自然了。……楬意为作标记用的小木桩。”［40］按，方中所

谓“又以杀本若道旁 楬二七”是对“葵茎二七”的替换，意思是“还可以用榝本或者道旁

楬二七”施咒。葵茎、榝本和“ 楬”均是作为实施磨疣巫术的物品，“若”即选择性副

词“或”，“道旁 楬”不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物品。陈剑先生将“ ”、“楬”视作“幡帜”、
“标识”类仪式之物，应该是不对的。首先此方为简易巫术①，并无设置仪式、插标识等繁

① 疣病并非致命疾病，故磨疣并不需要繁复而隆重的巫术仪式。巫术相较于汤石、方剂的另一大优点就是简便

易操作，古人治疗疾病的巫术也多遵循“经济性”原则，这也是巫术能在中医实际治疗中得以久存的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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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步骤，甚至无常见的“禹步”等形式。其次，总观《五十二病方》“疣方”下所用磨疣诸

物，无非“敝蒲席”( 第 102 行) 、“敝帚”( 第 104 行) 、“块( 即土块) ”( 第 105—107 行) 之

类，均是寻常易得之物。再次，所取诸物中，除“敝蒲席”为医方中常见药物不属于巫方范

畴外①，其他如“敝帚”、“土块”、“葵茎”、“榝本”都是巫术用具，选择物的背后都潜藏着古

人原始认知与巫术原初逻辑。选用“敝帚”，是取其“扫除”功能，且多选择“月晦”即每月

最后一日施行此术，是取“月尽”之义②。选用“土块”，是取其“溃坏”之义，“块”、“坏”、
“溃”古音同在微部，声音相近，是想通过语音触染功能达到溃坏赘疣的目的。选用榝、葵
则是取其形似，是借用巫术相似律原理去疣。如果“ 楬”释为“幡帜”、“标记小木桩”，

则难以解释选用此二物的原逻辑，况且幡帜等物也不能与植物茎秆葵、榝并列和替换。此

外，无论葵茎、榝本还是“ 楬”都有一个在疣上磨擦的步骤，很难相信古人会在道旁插上

旗帜又用旗帜来磨疣。所有这些说明，陈剑先生的释读仍嫌理据薄弱。
药方之所以言“又以杀本若道旁 楬二七”，是为了增大施术时的选择余地，降低巫

术难度，使之更易操作，而非增加幡帜之类使之繁复。“ ”当读作“翦”，“翦”、“ ”并从

“前”得声，二字并无通假障碍③。《尔雅·释言》“剂、翦，齐也。”邢昺 ( 932—1010 ) 疏:

“翦，齐断也。”［44］《诗·鲁颂·閟宫》“实始剪商”，郑玄 ( 127—200 ) 箋: “剪，断也。”［45］

《礼记·文王世子》“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郑玄注:“翦，割截也。”［46］药方中“ 楬”

之“ ”正通“翦”，是截断之义。
“楬”则当读作“ ”，即道旁随处可见之荏属植物野苏之类。“楬”中古为群母，“ ”

为匣母，匣、群母上古关系密切，上古匣母字中古大半归入群母，且“楬”、“ ”上古同为月

部开口韵，字音非常接近。传世文献中“曷”与“害”通假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可详参《古

字通假会典》。( ［43］，615 页) 出土文献中，也常见通假的相关例子。如上海博物馆藏战

国竹书《孔子诗论》“‘褱( 怀) 尔 ( 明) 惪( 德) ’，害?”《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日之飤( 食)

也，害为?”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尹诰》“今句 ( 后) 害不蓝 ( 鉴) ”云云，“害”均读作

“曷”。［47］以“曷”、“害”为声符而通假的例子更是例不胜举，无需详列。“ ”即野苏，是

长沙一带的方言称谓。《方言》卷 3:

蘓、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蘓，自关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南楚江湘之间谓之

芥。蘓亦荏也。关之东西或谓之蘓，或谓之荏。周郑之间谓之公蕡。沅湘之南或谓

之 。其小者谓之 葇。
郭璞注:

今长沙人呼野蘓为 。［48］

《广雅·释草》:

①

②

③

敝蒲席不宜视作巫术用物，它作为医方中常见药物，内服以治霍乱转筋、折骨淤血等( 见《肘后备急方》等) ，

外用治脓溃疮肿( 见《千金要方》等) 。且疣方是以破败蒲席结绳燔灸的方法拔疣，具有较强科学性。

在古人认知中，“疣”为赘余之物。《庄子·大宗师》:“彼以生为附赘县疣。”［41］《山海经·北山经》:“( 滑鱼)

食之已疣。”郭璞注:“疣，赘也。”［42］乃是借用月尽除余的思维，除去赘疣。
“前”字声系通假例颇多，无需详列，可参《古字通假会典》［43］。另外，“翦”同“剪”，古籍多用“翦”，今则多用

“剪”，字义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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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蕡 、 葇、 、 、荏，苏也。
王念孙( 1774—1832) 《广雅疏证》:

，荏属也。荏，白苏也……此即《方言注》所云“长沙人呼野苏为 ”者也。
又云:

今人多种院落中，有青、紫二种，子皆生莖节间。故单呼紫者为“苏”，今则通

称耳。
“ 葇”下《疏证》又引陶隐居《名医别录》注:

家家有此，惟叶生食。［49］

可见“ ”是长沙一带对“荏属”植物的方言称呼，地域上与马王堆汉墓正相合，且这种唇

形科植物在长沙一带随处可见，故能于“道旁”随便剪得。磨疣方使用“ 楬”，同时包含

了象形、象声两方面的原始思维: 使用“土块”取“溃”、“坏”的音近效果，而“ 楬”则是取

其“剪害”的谐音作用。此外，唇形科野苏与“葵”、“榝”一样，种子皆颗粒状，与疣相似，

剪除枝茎其种子必死，从而达到除疣的目的。传世医方中除疣之法颇多，常取象而比类，

用杀死植物的方法来杀疣。如《外台秘要》引《肘后方》:“七月七日以大豆一合，试疣目上

三过讫。使病疣目人种豆，著南向屋东头第二溜( 笔者按，同“霤”) 中，豆生四叶，以热汤

沃杀，疣目便去。”又云:“月晦日夜，于厕前取故草二七茎，茎研二七过，粉疣目上，讫，咒

曰:‘今日月晦疣惊。’或明日朝乃弃，勿返顾之。”［50］这种以豆苗、枯草代疣而死的思维与

剪下葵干、榝本、 茎的思维一致。且无论大豆、葵茎、榝本、故草还是道旁之“ ”，均十

分便得，操作方便。
“又以杀本若道旁 楬二七”是一句插入语，语法地位与“葵茎磨疣二七”相当，而

“投泽若□下”是总括“葵茎磨疣二七”与“杀本若道旁 楬二七”而言，至“投泽若□下”，

巫术仪式方算完成。《外台秘要》等医书中还有将磨疣物弃置于屋霤滴水凹陷处 ( ［14］，

570 页) ，均有所传承。古人认为，疣是高突痈肿之风结。《慧琳音义》卷 69“疮疣”引《广

雅》:“疣，肿也。”［51］《释名·释疾病》: “疣，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 ［37］，

280 页) 所以施咒后要将赋予了法术的物品扔在低陷处，才能达到以低陷高的目的。
综上，该药方标点需稍作改动，宜在“以杀本若道旁 楬二七”处句断，“ 、楬”里的

顿号宜删去。即作:

以朔日，葵茎靡( 磨) 又( 疣) 二七，言曰: “今日朔，靡( 磨) 又 ( 疣) 以葵 。”有

( 又) 以杀( 榝) 本若道旁 ( 翦) 楬( ) 二七。投泽若□下。

5 结 语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验方集，其中涉及 100 余个病名，载药物将近 250
种，对于这样的早期验方，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待。一些药物在释读和辨认上仍存在讨论的

空间，如本文所探讨的“恒石”、“酸浆”、“ 楬”等; 一些文句尚需要借助其他学科思维进

行解读，如“毋敢上下 ( 覃) ”等。《五十二病方》虽号称验方，但仍未彻底摆脱巫术思维

的影响，部分药物并非科学意义上的“药物”，需要借用早期巫术思维予以破解; 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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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则非常科学，需要重新加以认知，如帛书中“酸浆”的使用，既是目前所见药方中最

早使用的例子，更关系到古代酿造技术的进一步探讨。中国方技之学传承有序，比较稳

固，后世医方中所用药物亦多渊源有自，如《五十二病方》中“恒石”、“酸浆”、“ 楬”等，

在后世医书甚至民间巫术中仍有使用痕迹，足见其生命力和传播力。

致 谢 文章撰成后，曾提请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邬可晶先生斧正，

弥缝补罅，多有指正; 又得匿名审稿专家及编辑部检视不明，匡纠良多。一并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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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xegeses on the Fifty-Two Ｒemedies (Wushier Bingfang) ，
a Silk Manuscript Excavated from a Han Dynasty Tomb at Mawangdui

LIU Silia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Several of the prescriptions in the Wushier Bingfang ( 五 十 二 病 方， Fifty-two
Ｒemedies) ， a silk manuscript found in a Han dynasty tomb at Mawangdui， can be better interpreted
by means of witchcraft. For instance， in line 56， the so-called hengshi (恒石) in the “rabid dog bite”
formula is changshi (常石) ， that is， common stone. Grinding common stones together to treat rabies
is in imitation of the symptom of grinding teeth common with rabies， as is treating it with powdered
stone chips shaped like dog teeth. In line 84， the “don't dare to look up and down” in the “chai ( )
formula”， refers to commanding the scorpion venom not to spread， and reflects a simple
understanding by ancient peoples of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venom through the body. In line 193-194
of the zhongnang (肿囊) prescription， suanjiang (酸浆) is not the materia medica suanjiang， but an
ancient drink suanjiang. In line 109-110 of the you (疣) prescription， jianjie ( 楬) means jianhai
(翦 ) ， picking random plants from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so forth．

Keywords Mawangdui (马王堆) ; Wushier Bingfang (五十二病方， Fifty-two Ｒemedies) ;
hengshi (恒石) ; suanjiang (酸浆) ; jianjie ( 楬)


